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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一回第四十一回  考知事腐儒吐氣　釋偷兒會長求情考知事腐儒吐氣　釋偷兒會長求情

　　裘天敏雖和媚月閣住在一起，當著媚月閣面前，固然是誓海盟山，天長地久，有除卻巫山不是云之概。但這班做新戲的，焉能

心口一樣。他們目的，原在金錢。雖然媚月閣對於天敏，有求必應，毫無吝惜。無奈金錢這東西，無論何人，見了他沒一個肯知足

的，多多益善，普天之下，可有一人因金錢足額，宣佈停止收入的麼！可知金錢與人心，暗藏磁石引鐵的作用，永無脫離關繫之

望。何況這班新劇家，只有一個婦人的金錢，供給他們揮霍，豈肯心滿意足，自然又瞞著媚月閣，在外間勾搭了下少婦女。可笑這

班婦女，彷彿出世以來沒見過男人的一般，當天敏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寶貝。有些未能與他相識的，都心熱如火，恨不得一口把天

敏吞下肚去。這也是近代女界，閨范不嚴，人心日下之故。　　就中有個名喚玉玲瓏的，乃是迎春坊妓女，也很注意天敏。講到玉

玲瓏的人材，原長得不錯，天敏未嘗不心中愛她。只因玉玲瓏有個恩客，很有勢力，天敏知不是他的敵手，只可辜負了玉玲瓏一片

盛意，不敢輕於嘗試。你道玉玲瓏的恩客是誰？說來大約看官們還有些耳熟，便是前書敘過上海都督府中那位應科長。不過這時候

都督府早已取消，這科長頭銜，也隨同消滅。做書的不能將此二字，混作稱呼，他的名字。上文未曾提及，此時不得不補敘一筆。

這應科長單名馥，表字桂馨，原係都督心腹。那都督乃是國民黨巨子，他也自然是國民黨黨員了。不過桂馨為人，生來反覆無常。

他入國民黨也不過為著自己飯碗問題。都督府取消之後，他已擁資數萬，原預備麵糰團作富家翁，不再與聞外事。無如官運來時，

往往出入意外。

　　那時忽然有個國民黨的反對派，知道桂馨熟悉國民黨內情，便運動他做一個秘密偵探，專門刺探國民黨的機密，報告北京。這

時候北京政府中人，分做兩派，國民黨勢力最大，不過大總統卻是國民黨的勁敵，表面上雖常以和衷共濟為言，暗中卻無一日不張

牙舞爪，圖謀挫折國民黨中勢力，以固自己根本。所以各地都派著偵探，而且偵探之外，還有秘密偵探，爾詐我虞，互相伺察，鉤

距四伏，防不勝防。桂馨心中，那有什麼一定的黨見。既得反對派的運動，就何妨得錢賣黨，以致上海國民黨的一舉一動，北京政

府無不知道。

　　講到上海國民黨，乃是一個總名，內中分子極其複雜。北市有個支部，南市又有一個分部，其餘什麼事務所研究會，更不可勝

數。皆因上海人最好趨炎附勢，知道現時國民黨勢力甚盛，人人想做一個識時務的俊傑，都以領得一張黨證為榮。紳董如汪晰子、

錢守愚等，也組織了個國民黨第三分會，會友大都是舊學維持會同志。只有黃萬卷一人，因守著孔夫子君子不黨這句教訓，不肯贊

成，未曾入會。但他們這個會，雖然掛著塊政黨招牌，但自成立以來，何嘗有一天議及政治，所討論的無非是某人來滬，預備開歡

迎會，某人去世，預備開追悼會。彷彿這個會，專為接生送死而設。然而他們的眼光，卻很遠大。以為開會一次，報紙上必然登載

一次名字。會開得愈多，外間的名氣也愈大。這樣一次一次的開下去，豈不是極容易出名的嗎。將來自己有了名氣，便可在國民黨

中占一個重要位置。遇到選舉議員分派總長的時候，自己就有希望。果能做到議員總長，又可設法運動做大總統。照此說來，自己

一生一世的富貴功名，豈不是都由這小小歡迎會追悼會上發生的嗎！因此他們遇著開會時非常高興。

　　那一天汪晰子等又預備開一個歡送會，因會員錢守愚將在北京考縣知事，全體職員合公份設筵祖餞，共叫一桌萊，卻坐了十二

個人，擠得水洩不通。理事長汪晰子先起立致祝詞，略謂守愚先生此去，一舉成名，為民父母，不但我國民黨同人之幸，亦天下人

之幸也。守愚便把幾天前頭掇就的答辭掏出來，朗誦一遍，不外當今大總統澤及草野，開此恩科，使我等書生，又得同沾雨露，守

愚此去，倘能托先人餘廕，青錢中選，自當專心吏治，以報國恩於萬一云雲。眾人依例拍過手，才各開懷暢飲。酒至半醋，守愚對

晰子道：「當年科舉時代，我們年年上省鄉試，考籃中應置各物，都有一定次序，現在多年不曾用他，所有四書題鏡、味根錄、三

場一貫、策學大全等書，昨兒檢點都已殘缺不全，目今要覓這種書，倒是很不容易，未知晰翁府中可有藏著的嗎？」

　　晰子連說：「有有，少停這裡散出去，你同我回家去取便了。」守愚大喜。散了席，守愚催晰子回家取書。晰子因有事和衛運

同商議，運同正在起草一張今日開歡送會登報的底稿，未曾做好。晰子被守愚催急了，只得教運同寫好信，馬上到我家來。一面與

守愚同行回家，將幾部書交給了他。守愚拿著書，歡歡喜喜的回去預備趕考不提。再說衛運同與晰子本因選舉運動，意見甚深，無

如運同心機很好，晰子有些事竟少他不得，因此不多時兩個人又鬼鬼祟祟，攪在一起。這天運同做好投稿，發出後，急急趕到晰子

家中。晰子已望眼欲穿，問運同那話兒怎樣了？運同斂眉道：「你怎的這般性急？我雖然托人明查暗訪，奈一時還查不到那人的下

落，不知可曾出碼頭，如若出了碼頭，也很難著手呢。」

　　晰子嘖嘖道：「你不是說他做了流丐嗎？流丐原無定處，若果出了碼頭，如何是好？」運同道：「我也怕這一著，不過那人雖

然流為乞丐，但他究不是老江湖一流，未必能遠離上海。皆因上海地方乞丐太多，而且這班乞丐，又都面目模糊，骯髒不堪，那人

在外流落多年，從前認得他的人，至今未必能一望而知，好端端的人，又不能向一個乞丐盤問名姓，務必看仔細了行事，故此性急

不得，只可耐心耽擱幾時，日後方有著落。倘你一性急，反教別人手足無措了。」

　　晰子沉吟不語。列位，你道他二人因何無端尋訪一個乞丐？自然又存著一種陰謀詭計，做書的一開場就給悶葫蘆列位猜，教看

官們納悶，未免說不過去，故此只可借晰翁先生沉吟不語的當兒，敘一個明白。原來晰子家住宅，乃是祖遺之產，地基並不方正，

和一柄曲尺相似，大門口極狹小，裡面卻又很闊的，遇著婚喪等事，車轎出入，十分不便。晰子之父，本是一個寒儒，雖明知不

便，也無能為力，只可敷衍過去。傳到晰翁手內，他素有大志，久欲光宗耀祖，改造門庭，無奈平日與他令尊犯著一般心病，直到

現在，才時來運來，發了一注橫財，意欲將住宅翻造，以了宿願。不過他這曲尺頭的大門，任你翻造，也開拓不出，除非將隔壁那

塊地一併收買過來，才能造成一個正式門口。隔壁的地主姓梅，也是祖傳產業，小小兩間平房，母子二人住在一起。兒子年已三十

餘歲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腹中只有四書五經，讀得爛熟，兩個肩膀找一張嘴，百無所長，只能在家招幾個小孩子教讀度日。他

母親差不多已有六十左右年紀，還天天戴著一副老光眼鏡，做些針黹，以補家用，處境雖極困苦。幸有祖傳幾椽矮屋，足蔽風雨，

不必另費房租，開消只須日用一項。更兼他母子二人，十分儉樸，布衣淡飯，自得其樂，所以不盈不絀，年年如此，反比一班來千

去萬，偶然周轉不靈，急得比死還難受的適意多多。晰子因要買他這塊地，不惜以會長之尊，親自折節下顧這姓梅的家中，與他商

議。不意姓梅的讀書人，有股腐氣。一聞此言，把腦袋搖個不住，說：「這這這個如何使得。先人基業，焉能出賣與人，死後何以

對祖宗於地下乎！請汪先生免開尊口也。」

　　可他老母在旁聽了，也以為自己還虧住著自家房屋，倘然賣了，暫時雖有數百元可得，不過沒了住屋，仍不免要租借別家房屋

居住，每個月的房租加了上去，數百元能夠幾年開銷，到那時反弄得錢屋兩失。況且自己當年，因兒子未娶媳婦，也曾想賣了房子

為他成親，只愁一花房錢，進款就不夠開銷，所以捺到現在，早若肯賣房子，此時孫子也四五歲了。為的不肯賣房子，故兒子至

今，還是光身一人。現在兒子不肯賣，我若答應賣了，如何對他得住，因也極力反對說：「有我這副老骨頭在，房屋決不能賣。我

兒子也不是敗家之子，你休看錯了人。況你汪先生也是有基業的人！請你看破些兒，留一點餘地，讓我們究人在破房子內住住罷。

」

　　晰子討了這個沒趣，回家好不生氣，大罵窮鬼可惡。當夜便打算放出占廟產的手段，來占姓梅的房屋。無奈此時已非初光復的

時候，姓梅的也比不得和尚，因此汪晰子雖有通天手段，卻也無處展布，只可邀了衛運同來家商議。運同也說這件事只能軟攻，不

可硬做。幸他有個親戚，與姓梅的至交，遂請了這人向姓梅的情商，也沒有結局，反碰了一個釘子。因此惹這親戚動了火，倒是他

替運同想出一個妙法，說姓梅的父親，還有一個長兄早故，遺腹生下一子，至二十餘歲上，因不務正業，時常盜取家中物件，變錢

化用，被他母親告了忤逆，押入改過局，他母親也因此鬱鬱致病身亡。這還是多年以前的事。後來此子押滿出獄，叔嬸不容他進



門，以致流落為丐，至今還在人間。梅姓房屋，乃是祖父手中傳下來的，此子屬於長房嫡支，理該有一半遺產可得，不如弄他出

面，請律師向梅姓要求分產，料他那時無錢可分，惟有將房屋變賣公攤，那時房屋便是姓汪的了。晰子大喜，就教運同央這親戚，

在乞丐業中物色此子，以便實行他欺貧凌弱的計劃，業已數日。今聞運同回他四處查訪，尚無眉目，心中頗為焦急。運同忙道：

「晰翁放心。常言道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姓梅的此時，又不將房屋賣給別人，遲早是你口中之物。雖然一時找那人不著，

但一月前還有人見過他，料想不致他往。照我看來，少則十天八天，多則一月半月，包在我身上，給你一個交代，此時也用不著耽

甚麼心事，有心機情須在找到那人之後再用，那時才有效驗，現在只消養精蓄銳，待時而動便了。」

　　晰子道：「我也沒耽心事，只為現在水木作料，市價很賤，我想趁這時候翻造起來，也可省卻不少工料錢，所以急於要將這件

事辦妥，不然我在這裡，已住了許多年，為何不急在前頭，偏偏急在此時呢。」運同聽說，微微一笑。他明知晰子從前兩手空空，

近年死了個女婿，才得發了幾萬橫財，今聽他說得十分冠冕，心中暗暗好笑，但也不便當面點破，只說：「既如此，我回去替你催

催前途，加緊尋訪就是。」

　　晰子連連稱謝。運同告辭回家，一路思想晰子數年前，與我一般寒酸景況。他有一個女兒，我也有一個女兒，並且還是同年生

的，他女兒攀親時，我女兒早已有了男家，講家產也是我女婿的比他女婿的多，他好僥倖，他的女婿不多幾時便沒了父母，帶著鉅

萬家資，依靠丈人，後來索性連本身都死了，讓晰子不費吹灰之力，只難為他女兒熬苦守節，自己卻安享這數萬資財，如今居然買

地造屋，何等適意。偏偏我那倒運的女婿，非但自己不死，而且父母雙全，所有的十餘萬家產，也因他父親營業折本，虧耗殆荊就

使現在能步晰子女婿的後塵，不惜犧牲一家性命，造化我丈人，可憐已晚了幾年。當年若能和晰子家女婿調一個頭，我衛運同早已

擁資數十萬，也不致幫人家跑腿，混幾個錢兒過日子了。心中想著，好不惱恨。回到家了，恰值他那親戚也來找他，在書房中坐待

多時。這親戚姓秦，名咸時，是運同的聯襟，而且又是他未婚婿之父，以聯襟而兼作親家。在數年前本是很莫逆的，因咸時那時還

開著一爿木行，一家錢莊，手中確有一二十萬，只生得一個兒子，名喚鈴蓀，常隨著母親嚴氏，到運同家來。嚴氏見運同的女兒翠

姐，生得玉雪可愛，戲對他妹子說：「把你家翠兒給了我家鈴兒罷。」

　　他妹子笑答道：「只恐高攀不上。」這原是一句戲言，不意運同在旁聽出了意思，心想咸時富有資財，所生一子，我雖和他連

襟，名目上固然是個親戚，但究竟在妻屬一面，我沾不著他什麼光，若能將女兒配給他兒子，那時就變作兒女親家，常言生女有半

子之靠，我將來攪不過去時，便可向他設法，料他因兒女親家分上，不能將我待虧到那裡去。自己有了成見，隨即親口和咸時提議

親事，推說是尊夫人與賤內的意見。咸時素日也很歡喜翠姐，生得眉清目秀，智慧過人，覺得有媳如此，也算不辜負了兒子，況且

親上加親，更是一樁美事。雖然運同是個寒士，但自己家私富有，不比一班敗落鄉紳，外強中乾，娶媳婦一定要揀有錢有妝奩的。

至於小姐素行的好歹，可以不必過問。及至娶到家來，妝奩固然厚了，無奈這位小姐生長豪門，眼孔太大，驕縱成性，揮霍已慣，

見夫家遠不如母家，初則微言譏諷，繼則凌辱丈夫。男家因懼她娘家財勢，又希望她將來肯出妝奩，給丈夫重振門庭，處處隱忍不

言，逐把女的縱容得氣燄熏天，不可一世，隨心所欲，揮霍無度。到後來不但將妝奩浪費罄盡，且連夫家的產業也被她敗得精光。

這都是貪圖妝奩的壞處，所以我只求娶一個賢慧些的媳婦，妝奩二字，也不在心上。當日回家對嚴氏商議，嚴氏亦有同情。

　　回音給了運同，運同歡喜非常，急急請出媒人納采行聘。這還是十年前事。兩家定了親事，往來更密。鈴蓀和翠姐兩小無猜，

但他二人的小心坎中，已知是未來的夫婦，卻也親熱異常，男貪女愛。鈴蓀得了錢，常買些糖果帶往衛家與翠姐同吃。兩家父母，

並不禁阻。不意咸時為人雖然豁達，無奈時運不濟。自兒子攀親之後，連年木行虧本，錢莊雖是樁極穩當的交易，因放賬吃了幾處

倒賬，又被經手的昧心，私挪客賬，暗下做金子生意，大蝕其本，逃之夭夭。一班債主，都找他東家說話。咸時不得不破產以償，

可憐一個家財數十萬的富翁，既不嫖賭，又不荒唐，只因用人失當，數年之間，弄得貧無立錐。自己幸有朋友照應，薦他在某處米

行中管賬，每月可得十餘元薪水，家用柴米還嫌不夠，那裡有錢給兒子唸書。只得把鈴蓀薦在一家外國書坊中學排字，尚未滿師，

每月只有幾塊錢的鞋襪費。

　　運同因咸時破了產，心中反比姓秦的加一倍著急，因他預備的泰山之靠，忽然要靠起他來，心中豈有不急之理，也顧不得什麼

親上加親，漸漸和咸時疏淡了。有時路上相遇，也不過點頭而過。遇著運同與體面朋友同在一起，見了咸時，睬也不睬。咸時也很

知趣，曉得人窮了，身上便有窮氣，若和別人說了話，窮氣難免得傳染過去，累及別人。因此看見運同，有意遠避他些。平時除非

運同有事請他前去，不然，也不輕易進他家的門口。惟有鈴蓀得了閒，卻常到衛家去望翠姐。運同的夫人嚴氏，自幼就歡喜他，此

時倒也不因他窮了看他不起，所謂丈母看女婿，越看越有趣。見他來了，依前竭誠款待。就是運同自己，雖不滿意於親家。但對女

婿也未改常度，只在背後談談秦家近況窘得很，將來女兒過門，如何度日。這雖是代他女兒擔憂的話，不意他女兒翠姐，年紀雖只

十餘歲，卻也心地玲瓏，工愁善病，曉得男家近況不佳，未婚夫作那排字生涯，進款甚微，要靠此成家立業，著實為難。父親又十

分勢利，眼前雖然模模涂涂過去，日後定有一番令人難堪的糾葛。想到自己身世，不免暗暗傷心，漸至面黃饑瘦，飲食少造，手足

燥熱，乾咳無痰。父母還當她感冒風寒，請大夫替她診治，也不知她患的是心病，所投無非是祛風去邪之藥，那裡有甚效驗。在咸

時一方面，還指望積幾百塊錢，早日替他兒子完姻，了卻一重心願。無如有錢的時候，花費幾百塊錢，十分容易，到沒錢的時候，

要積他幾百塊錢起來，可就百倍之難。偶然積了近百塊錢，攔腰裡岔出一樁急用來，又散得精光。天厄窮人，往往如此。所以咸時

沒這迎親的資本，不敢向運同談及迎娶。看看兩小的年紀，已長成了，心中急殺沒用。

　　這回恰因運同為汪晰子辦那梅姓的房屋之事，知道咸時與梅姓世交，便托他去做說客，未得成功。咸時想趁此機會，替運同出

些力，感動他發出一條惻隱之心，不要聘禮，讓他兒女成親，也是一樁美事，因此不惜忍心害理，幫他生出這節外生枝的惡主意，

運同就托他尋訪那姓梅的乞丐堂兄。這天運同回來，見咸時已在書房中等他，知道為著梅姓之事，來給回音。忙問這人尋到了沒

有？咸時笑道：「叨天之福，今兒竟被我找到了。往日有人告訴我在城隍廟中遇見過他，所以我天天在城裡尋找。豈知他已搬到租

界上去了，今兒事有湊巧，我們店中由徐州府裝來一批小麥，遭了水漬，店中派不出人，東家教我自己跑一趟，回來從天後宮橋經

過，見小梅正在橋上往來，替人拉車子要錢。我看有一些像他，還恐認錯了，沒敢開口招呼。不意他見了我，先向我借錢。我當時

意欲將原委告訴他聽，又恐他們討飯的有個化子黨，若被他在黨中一說，不免有老化子教他敲竹槓，生出旁的枝節，故我只給了他

兩角錢，並教他明日飯後，在城隍廟星宿殿門口相候，再給他幾塊錢做小生意。他聽了很歡喜，料想明兒決不致失約，親翁不妨邀

汪先生和我同去，先會他一會，再設法安插他在一個所在，慢慢的就可依計行事了。」

　　運同皺眉道：「你既見他，為甚不帶他同來？倘他明兒竟然失約，豈非又是一樁難事嗎！」咸時臉一紅道：「這一層我也想

到，只因店中等著小麥的回音，不便耽擱。且帶著個乞丐，在路行走，也不雅觀。想他窮極無聊，有人願意給他錢做生意，未必肯

無端失約罷。」運同聽說，微微一笑，他心中以為咸時還要裝什麼場面，你現在不是傾家蕩產了嗎，與乞丐相差，只有一級，便和

他在路上同走何妨！不過口中卻講不出這句話，只說：「如此很好，明兒飯後，我邀晰子在此等你前來，同到城隍廟去。適才你所

花的兩角錢，待事成之後，我教晰子加倍還你便了。」咸時連說無妨。運同待他走後，急急趕到晰子家中報信。晰子喜不自勝，極

口稱贊運同辦事能幹，將來若逢我們會中更動職員的時候，一定推舉你做會長。運同好生得意。次日，晰子宛如出去拜客一般，鄭

重其事，換了一身新衣服，大袖馬褂，墨晶眼鏡，口中咬著枝雪茄煙，一吃過飯，親到運同家中，等候咸時前來同往城隍廟去會

客。這天恰值咸時店中事忙，抽身不開。直到三點多鍾，才能離店。運同、晰子二人，都等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昇天，好不心焦。又

恐咸時失了他們的約，錯過機會，故此都十分著急。好容易見咸時跑得滿頭大汗的來了，運同一見面，就抱怨他作事不該這般懈

怠，教你飯後就來，怎的挨到這時候才來，我等你不打緊，可知這位汪先生，他是國民黨第三分會的會長，一天到晚，不知有多少

大事，要他辦理，等你這幾點鐘工夫，可不要耽誤他許多大事。說著回頭對晰子道：「無怪晰翁那天聚餐會，會友不到。你因腹饑

發憤，當眾演說中國人最不注重信字，外國人約定了幾點鐘，臨時無有不到的，中國人至少須得挨遲一兩個鐘頭，這句話真說得一



些不錯，你看眼前就是這話兒的小模範。我雖然自己也是中國人，但也不能不罵中國人太不講道德呢。」

　　咸時被運同當著貴客面前埋怨，不由得羞得滿面通紅。倒是晰子覺得有些過意不去，忙說：「那有何妨，恰巧我今天並沒甚

事，衛君也休得錯怪令親，想必他也有事，一時不能抽身，現在我們就走罷，別多講閒話，更耽擱時候了。」三個人步行至城隍廟

內，在星宿殿前兜了一轉，那裡有梅丐的蹤跡。咸時疑惑因自己來遲，他等不及走了，心中暗暗叫苦。晰子也急得只是歎氣。運同

卻不住的嘮叨，一邊走，一邊罵咸時不能辦事，怪不道家私都給別人揮霍乾淨了。咸時又羞又急，汗流滿面。走到大殿門口，忽見

許多人圍在一處地攤前，打了個大圈子，人頭中間，露出一頂黃色警察帽，又有人在內哭喊饒命。晰子問旁邊擺地攤的，據說是一

個扒兒手，已多時不來了。今天又在地攤旁邊偷買客的東西，被人當場捉破，喚了警察，大約須得送局重辦呢！」

　　又說：「這班扒兒手最為可惡，往往趁人多擁擠之時，或者買客揀選貨物的當兒，從旁竊取銀錢物件，我們雖然目睹，也不便

當面點破，因恐被他們抱怨，暗中糟蹋我們的貨物。警局中雖有許多警察，派在此處站崗，但這班人都和木頭一般，任你在他面前

偷東西，他也不知不覺，歷來只有被偷的人自己捉破扒兒手，從沒聽見警察能破獲竊案的。以致近來扒手愈弄愈多，嚇得一班人都

不敢到城隍廟來遊玩。我們的生意，也大受影響。若能抓幾個進去重辦一下子，我們這裡的廟市，或者能夠好些。」

　　咸時聽說，不覺心中一動，慌忙排開眾人，擠進去一看，那警察手中抓住的偷兒，不是梅丐是誰！警察正用力拖梅丐走路，梅

丐卻死命抱住廊柱不放，口中還高嚷救命。旁邊熱鬧的人，都吆吆喝喝，教警察拖他進局去重辦。咸時一見，如獲至寶，深恐警察

將他拖去，急忙擠到垓心，帶笑說：「老兄請你瞧我面上，把他放了罷，此人乃是我的朋友。」警察聞言，對咸時上下身一看，見

他穿的衣裳，並不華美，頓時把臉一沉道：「很好，你原來是他的同黨，跟我一同進局去走。」

　　咸時急了，恰值晰子、運同二人都擠了進來，咸時忙叫汪先生這裡來，這便是姓梅的。晰子聽說，不覺一喜一憂。喜的是梅丐

幸得相遇。憂的是不幸他犯了竊案，已入警察之手，若到局中至少須得受一兩個月的羈押，自己買屋之事，豈不被他耽誤。欲向警

察說情，又因咸時已碰了一釘子，自己豈可再蹈覆轍。但他曉得舍卻講情，別無他法，仗著自己口頭來得，只可冒險一試。不過他

說話已不比咸時那般直爽，先問警察此人犯的什麼事？警察見晰子衣服體面，不敢怠慢，回答說：「他摸竊一個買主的東西。」晰

子又問：「這買主可曾被他摸去什麼？」買主回說：「東西雖沒摸去，衣鈕卻被他解開了。」梅丐見了咸時，也哭叫：「秦先生救

我！」又道：「我因這位秦先生，昨兒在天後宮橋，允許今天給我幾塊錢做小本生意，所以在星宿殿前等了他一回。因他沒來，又

到這裡閒看，不意那位先生說我做賊，其實我手都不曾動一動呢！」

　　晰子便道：「既然這位朋友東西沒被偷去，何妨看破些兒，饒他免吃官司，也是一樁好事。況此人也不是素來做賊的，我們都

認識他，是個書家之子，只因幼年荒唐，流落為丐，我們正想周濟他幾塊錢，給他做小本生意，不道他今兒又鬧出這件事來，常

言：公門裡面好修行。我知道做巡警的未必以辦人吃官司為樂，只消那位朋友肯饒他一條生路，料想這位警察先生也一定肯答應

的。」警察聽得晰子稱呼他警察先生，心中好生得意，便接口道：「你的話對咧，誰願意辦人吃官司呢。」那買主聞言忙道：「我

橫豎沒失去什麼東西，我也不願意辦他了。」晰子道：「如此請這位警察先生放了他罷。」

　　警察捉賊到局，本可得功，很不願意放他。怎奈有言在先，不能違反，只得放了手。晰子、咸時都十分歡喜，運同更暗佩晰子

大有能為，不愧會長資格。三個人帶著梅丐，出了城隍廟，一班瞧熱鬧的，都和潮水般的跟在他們背後湧將出來。晰子和運同在途

計議說：「四個人同走，招搖過市，怕走漏風聲，給姓梅的知道，反為不美。不如教咸時帶他先往浴堂中洗洗澡，借一套衣服給他

換了，暫在咸時家耽擱。你我二人去找律師，商議進行之策如何？」

　　運同對咸時說了，咸時心中雖不願意，奈因兒子這頭親事，不得不屈從運同幾分，也就點頭答應。當下晰子和運同雙雙去找律

師。咸時帶著梅丐，到一家熟識的混堂裡，一班浴客見他帶了個化子進來洗澡，都口出怨言，還有堂倌人等，也很不願意招接這樁

生意，因同來的咸時，卻是熟客，不得不勉強伺候。咸時又招呼一個剃頭的來，替他整容。自己回家找舊衣服，給梅丐更換。嚴氏

得知其事，大不為然道：「這討飯的化子，怎可領他來家。況這種占奪人家房產的事，也很罪過。我們為善人家，素不為非作歹，

何必幫他們乾這傷天害理的勾當。就是你辛辛苦苦，替他們出了許多力，究竟將來得什麼好處，你不想想，當年我家有錢的時候，

衛親家常向我們借貸，我們托他幹什麼事，他有時也不能辦到，現在我家窮了，但自始至終，並沒佔地衛親家一分兒光，為甚你反

要替他這般出力呢？」

　　咸時道：「你們女流，那知此中道理。你不想想，我家鈴兒年紀也長成了，媳婦雖然聘定，沒錢討親，也不是個了局。所以我

想替衛親家出力乾幾樁事，將來就可同他商議，彼此省儉些，給孩子們成了親，你我也可了卻一重心願。現在幫別人出的力，歸根

到底，豈不是仍然收功在自己身上嗎！」嚴氏聽說，十分著惱，歎道：「一個人窮了，志氣決不能短。虧你還是個男子漢，講出這

種沒志氣的話來。難道你一輩子永遠不得發跡了嗎？你不得發跡，鈴兒來日正長，未必無出人頭地的一日。到那時有了錢，何患沒

處娶妻，現在何必仰人鼻息，自卑自賤到如此地步呢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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